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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程敏政《心經附註》的心性修養工夫論 
 

陳思璇* 

 

摘要 

明代初期，程敏政延續朱子學的發展脈絡，欲廣加弘揚，於是取南宋末年朱

子學傳人真德秀所編的《心經》一書，在原書條列三十七則古典文獻的基礎上，

擴編近五百條註語，增列四幅圖式，以及大量的個人按語，更名為《心經附註》。

該書雖在中國流傳不廣，卻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朱子學樣貌。 

然該書實為纂輯前人文獻材料的體例，所以，本研究首先採取統計的方式，

歸納並分析其中最突顯個人觀點的按語，以瞭解他對朱子學說的側重點。同時，

闡釋該書增列的四幅圖式，透過以圖論理的方式，掌握該書以程朱之學為根柢，

所欲強調的心性修養論觀點，簡言之，即主一無適的「持敬」工夫與「尊德性／

道問學」並重互補的工夫論。關於前者，可理解為修內攘外的敬義夾持工夫；至

於後者，程敏政又提出朱子中年、晚年偏重各有不同，但在學理上，尊德性與道

問學兩者不可偏廢，應在確立主從關係後，兼舉並行的觀點。 

透過上述的研究，將對明代初期的朱子學發展，有更具體的認識，同時也呈

現朱子學理解的其他可能性。 

 

關鍵詞：程敏政、心經附註、明代朱子學、誠敬、尊德性 

                                                      

* 清大華文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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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又號留暖道人，祖籍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生於

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卒於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195出生官宦之家，

其父程信（彥實、晴洲釣者，1417-1472）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程敏政

因早慧被舉薦與英宗，入翰林院讀書，官給廪饌。成化二年，以進士一甲第二人

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參與編修《英宗實錄》、《大明統一志》、《洪武正韻》、

《資治通鑑綱目》、《續資治通鑑綱目》等書。196因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有功，

於成化十三年（1477）陞左春坊左諭德充東宮經筵講官。197其學問頗受時人稱道，

《明史》記載：「翰林中，學問該博稱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陳

音，各為一時冠」，198可見其盛名。 

於弘治元年（1488）與十二年（1499）分別發生了令程敏政備受挫折的彈劾

案。前者遭監察御史王嵩（邦鎮，1441-？）等上書誣陷，被迫致仕，直到弘治五

年十月丙寅方查明復職。199在這段期間，程敏政講學南山精舍，頗有歸隱之志。

而其被廣為討論，並影響後來王守仁（陽明，1472-1529）著《朱子晚年定論》之

《道一編》便在此時由門生李汛（彥夫，？-？）等整理而成書，該書中倡議「朱

陸早異晚同」說，更廣受當時學界的討論。《心經附註》一書也是在這段時間編

著而成的，此書原本是程敏政於南山精舍教授學生的教材，於中原地區雖未受到

重視，但傳至朝鮮半島卻備受青睞，200且程敏政發生在弘治十二年的鬻題案，亦

引發朝鮮儒者熱切的討論。201此事於《明史》中亦有記載：「十二年與李東陽同

                                                      
195 何威萱：〈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3 期

（2016 年 7 月），頁 91、96。 

196 夏國安：《程敏政的儒學思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9

月），頁 11。 

197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臺北：學生書局，1965

年），頁 1435。 

198 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程敏政傳〉（新北：藝文印書館，

1990 年），頁 3151。 

199 夏國安，《程敏政的儒學思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 9

月），頁 15-18。 

200 案：根據韓國學者金基柱的統計，自李滉（退溪，1501-1570）發表探討程敏政《心經附

註》之〈心經後論〉以後，至少共有八十七人，一百多種的相關解說文獻。參考〔韓〕金基

柱：〈朝鮮性理學與《心經附註》〉，《當代儒學研究》第八期（2010.06），頁 12。 

201 同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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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202因而遭到指控，與徐、唐等人

一同下獄，後來更被勒令致仕，是以「敏政出獄憤恚，發癰卒。」203 

雖說程敏政以博學聞名，著有《道一編》以及《心經附註》等書以探討朱子

心性之學，前者多是節錄朱、陸之說，試圖探索朱子思想之真義，以證明「朱陸

早異晚同」之說，矯正當時流於餖飣考據之朱學風氣，而偏廢心性修養的弊病；

後者則較為偏向修養工夫論之探討，尤其注重在心性上用功的可行性。且觀錢穆

先生（賓四，1895-1990）〈讀成篁墩文集〉一文，開篇便言：「其人入《明史文

苑傳》，不目為理學中人。黃梨洲《明儒學案》亦不列。」204是以在理學的發展

史上，程敏政之學說固然對於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有所影響，205卻未受到

充分的關注。206今人對於程敏政《心經附註》一書的研究仍有所不足，以程敏政

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前有 1993 年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夏國安的碩士論

文《程敏政的儒學思想》，然此篇論文並未對《心經附註》一書有深刻的討論；

後有香港理工大學何威萱的博士論文，該作著眼於程敏政的學術思想層面，藉以

觀察明代王陽明之前的學術風氣。此篇博士論文論述程敏政甚為詳盡，然對《心

經附註》一書的討論主要放在與南宋真德秀（西山， 1178-1235）《心經》的體

例修補之框架下展開，其中有關《心經附註》中義理的闡釋，則採取宏觀的角度

觀之，直接點明《心經附註》在義理上的獨特主張，並與《心經》進行差異性比

較。另一篇相關的單篇論文為孫淑芳於《國文學報》中發表的〈存心之學——《心

經附註》的心學論述〉，該文則著重闡發《心經附註》中的修養工夫。然其引述

論證者以程敏政所徵引的前人之語為多，不易看出程敏政的個人論點。至於周月

琴的《《心經附註》對退溪心學形成之影響研究》則詳於歸納真德秀的《心經》

                                                      
202 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程敏政傳〉，此段末句寫到：「或

言敏政之獄，傅瀚欲奪其位，令㫤奏之。事秘，莫能明也。」（新北：藝文，1990 年），頁

3151 左下。 

203 清．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程敏政傳〉（新北：藝文印書

館，1990 年），頁 3151 左下。 

204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1 冊（臺北：聯經出

版公司，1998 年），頁 47。 
205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第五

章對於程敏政《道一編》以及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二者在「合會朱陸」重新對於此中傳承

的關係進行討論，說明二書雖向來是為一脈相承，皆持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然在取才和形

式上卻展現不同的內涵，程敏政之意在於解決「合會朱陸」之公案，陽明則避開朱陸異同問

題，直探朱子晚年思想，「一來以之敉平其學說與朱學之間的差距，二來更是將之與古本《大

學》、《傳習錄》一同刊刻，確認不同於他者的學派意識。」（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

學系博士論文，朱鴻林先生指導，2013 年），頁 193-250。 
206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篁墩於著《道一編》以前，尚有《心經附註》一

書。《心經》乃是宋末真德秀西山所著，其書亦不見稱於黃、全之《宋元學案》。篁墩《附註》，

更不為後人稱道。」，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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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程敏政的《心經附註》兩書的文本內容之比較，總結出主敬成聖為程氏之作所

追求的根本目的，並以之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做比較。207 

然上述之作，雖有鑑於《心經附註》是一部纂輯前人論述的選集著作，已初

步歸納出其編纂內容，以及與母本─真德秀的《心經》在體例上的差異，但並未

徹底本此原則分析程敏政本人透過此著作所欲傳達的學問觀點，殊為可惜。故本

文乃從歸納程敏政個人的按語出發，分析其所徵引人物的側重點與獨特性；繼之，

論析其以圖式闡明心性之學，此一獨特說理方式背後的學問觀點；最後，仍本其

個人按語為論據，說明程敏政之作在彰明主敬的修養工夫論與傳達尊德性、道問

學互補並重的學問觀點。 

  

                                                      
207 案：上所論列之前人研究成果，請見文末「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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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統計歸納的方式掌握《心經附註》 

（一）《心經》與《心經附註》之成書 

《心經附註》的成書淵源可上追朔至南宋末年朱子的再傳弟子真德秀摘錄儒

學經典中與心性之學相關之章句，輔以程朱等理學大家對這些篇章的相關討論所

編輯而成。真德秀自《心經》一書中明確提出的「心學」，但此處所提的心學，

與陸王一脈之「心學」不可一概而論。真德秀所說的「心學」，是「直接繼承程

朱理學發展而來的心性修養哲學」208。而在真德秀師承源頭的朱子學說確實也於

心性之學處，有著深切的討論。當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主張：「朱子之學徹頭徹

尾乃是一項圓密宏大之心學。」209《心經》一書確實是開啟了朱子一派心學的先

河，並影響了諸如王柏（會之，1197-1274）的《研幾圖》、程復心（林隱，1258-

1341）的《四書章圖》，以及吳澄（草廬，1249-1333）的心學思想和「合會朱陸」

之說。 

而程敏政的《心經附註》是以原有的《心經》作底本，又添上明初之前與論

題相關之先儒之語為之附註以及註中註，更在這些附註之間，加上按語，並析分

為四卷而成。由此，《心經附註》一書不脫朱子之學，卻與真德秀之《心經》不

盡相同。他更在〈心經附註序〉中言明其編纂此書的原因之一便是《心經》一書

「凡程朱大儒開示警切之言多不在卷」210，故可知程敏政編纂此書之緣由是欲言

真德秀所未詳言、明言者。 

《心經附註》一書中，共引用了五十三位先儒之語，其中固然以朱子和二程

為大宗（共引朱子語計 241 條，二程語共 92 條），占有大半，然而在程朱以外

的先人之言也不能忽略，其中又以真德秀、張載（橫渠，1020-1077）、張栻（南

軒，1133-1180）、黃榦（勉齋，1152-1221）等人的言談條目較多，亦有先儒范

浚（蘭溪，1102-1150）、吳澄等被程敏政於按語中特別提及者，需要在研讀《心

經附註》一書時特別加以注意。由《心經附註》中歸納程敏政編纂此書之方法時

發現，所加的按語內容大致上有幾個形式，而由這些按語中，可推斷程敏政在編

纂此書時個人的見解。並且在經過統計過後，除了篇首於程復心〈心學圖〉之後

的按語，其餘按語的於各卷中的分布狀況有所偏重，可見程敏政並不是單純的摘

抄，更經過一定的編排過程。而以引文註解的內容而言，相較真德秀之《心經》，

                                                      
208 周月琴：《〈心經附註〉對退溪心學形成之影響研究》（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15 年），

頁 67。 
209 錢穆：《朱子新學案（二）》，收錄於《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年），

頁 35。 
210 明．程敏政，《心經附註》，《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聯合出版，2011 年）第 2 輯第 2 冊，頁 113。以下引文同一出處，僅標明書名，標註頁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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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政引用了相當多的附註文字，於意圖上更加強調了工夫論以及心性修養之關

聯性，以見尊德性工夫的可行性，也就是指出持敬與存誠之工夫，對於心性作為

本源之修養，對阻絕惡念之侵擾有關鍵性的作用。211在附註中絕大多數是程朱及

其後學對於修養工夫的討論，進一步更提供給讀者有別於傳統朱子一派修養工夫

論所傾向以道問學為重的說法，212而多是說持敬等於心上工夫的修養工夫論。此

中固然是因為程敏政延續真德秀以降以朱子心性之學為重，又得於朱子晚年對於

以道問學為重以致的學風弊病而提倡之尊德性說法，因此認為朱陸「早異晚同」。

而時人對此有些頗不以為然，是以此書在中原地區並不受到太多的重視，而程敏

政於此一立場所見之朱子學的修養工夫論，自然也就被後世學者給忽略了。然自

南宋至明初再延伸到朝鮮李朝之朱子心學脈絡來說，《心經附註》一書可視為是

一大標的，集宋元二朝先儒自朱子心學架構上對於修己之學的討論，建構出了有

別於傳統的朱學圖像。 

是以，欲了解《心經附註》，當可由程敏政所附加的按語以及徵引較多的先

儒言論來加以掌握，闡發程敏政思想中的朱子「心學」修養工夫論，以更加了解

朱子學於陽明學興起之前的義理面貌。 

（二）徵引他人的相關說法及其側重點 

1.程敏政按語之統計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共計有四十條按語，經過統計，發現這些按語於四卷

中分布情形相當不平均，請見表格如下： 

〔表一〕《心經附註》中「按語」數統計 

 卷一（13 章） 卷二（8 章） 卷三（7 章） 卷四（9 章） 

各 章

節 中

按 語

數目 

1-5  *2 2-1  *3 3-1  *10 4-1  *1 

1-12  *1 2-2  *5  4-4  *2 

1-13  *1 2-3  *3  4-6  *1 

 2-4  *2  4-8  *1 

                                                      
211 何威萱：〈程朱心學的再發揮—論程敏政的《心經附註》〉，收入於《正學》第 5 輯（南昌：

岳麓書社，2017 年 9 月），頁 175-180。 
212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引朱

子門人陳淳（1159-1223）之言：「諸老先生（按：指朱子）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

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按：指象山），卻

只是厭繁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何威萱先生又於此後說明：「而這樣的分化隨著時間推移

越顯對立。特別是象山學說流行後，為朱學學者所深懼，因此部分朱門後學有流為訓詁之學的

傾向，這雖然是面對陸學過於強調尊德性而激起的反應，如此卻也不知不覺間史朱學項道問

學一方滑落。」（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朱鴻林先生指導，2013 年），

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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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  4-9  *6 

小計 4 15 10 11 

（篇首〈心學圖〉後另有一段按語） 

如〔表一〕中所見，《心經附註》的四個分卷中，第一卷的按語數目最少，

而第二卷的按語數目最多，第三卷的按語僅集中在第一章之中。又第四卷雖看似

按語分布平均且數目上與其他篇章並無太大的落差，然而細究第四卷本身，真德

秀《心經》於此只摘錄聖賢之言，卻無編輯註解文字，因此，相對而言，如此數

量的按語數可見其對此卷的重視程度。這是由上面數量統計的客觀結果，可推論

程敏政於編輯《心經附註》時，於每卷按語的安排應帶有其個人學問觀點的側重。 

上述的統計只是初步，關於程敏政的觀點，仍需從內容上直接的引證與討論。

程敏政撰述「按語」附於各章節之間，大約可分成幾類，一是「提醒學者為學之

緊要處」，二為「提示某人之論點值得參考」，三是「心有所感或指示當與他人

之學說相比較」，四是「歸納前文重點的標誌說明」，第五，附註說明真德秀摘

錄的文獻段落未盡之處，特「以按語補充解釋摘錄原由」。由此五點可見程敏政

撰寫按語時，立意雖然有些不同，但總的來說，皆是程敏政認為當向讀者指出特

別應該注意的重點，或者需要多加了解、琢磨的方向。 

再進一步，就第一卷的按語中觀察，可知程氏之按語多在點明「敬、義」之

要213，尤其於第十三章中明言「慎獨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214更表明了

在第一卷中「敬」為其探討的重點，亦即表示「慎獨」為「持敬」之要點為《心

經附註》全書立下論述的根基。徵引中也特別強調的「慎獨」的工夫，除了在第

十三章出現外，更在第二、第三、第十二章等章節中也以此為主要討論的議題。

故縱使在按語數的統計結果上第一卷語其他三卷相差甚遠，但「敬」與「慎獨」

之觀念實貫穿全書，不可不加以重視。 

第三卷的按語分布也是非常值得留意。以總數言，雖與第二、四卷相差無幾，

然而從分布上看，卻是全部集中在該卷的第一章中。由於《心經附註》一書中，

程敏政援引條目最多的，便是第三卷的第一節，因此，可以推斷程敏政在這個部

分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進行重新整理。此章內容是以「持敬」為主，尤其重視「靜」

與「敬」的關係。於按語中常有與「靜」相關的詞語，如「至靜」215、「靜以養

之」216、「主靜者」217等，第一章所持之立場極為明朗，是於靜中持守，勿臨事

                                                      
213 明‧程敏政：《心經附註》（朝鮮顯宗十三年刊本，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重慶市：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2011 年），第 2 冊，頁 122、125。 
21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15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2。 
21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3。 
217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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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但動之時亦要以敬省察之，如此章按語第二條：「人心之不能操存，多出

于思慮紛擾。故先儒屢屢言之，然求其以操而存者，有他術哉？亦曰，『敬以養

之』、『靜以持之』而已。」218又有按語「聖人論心故以出入操存為難，而程子

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於靜者，正毫

釐千里之辨，學者所當警也。」219等。然而第三卷第二至七章則無任何按語標註

其中，此一狀況當從這六章之內容進行分析，此六章內容大致上與「求放心」、

「立心為大者為重」。除卻第一章，程敏政於此卷所增列的附註，亦相較其他卷

要來的少上許多。 

第四卷與其他三卷真德秀所摘錄而成為每章篇首的文獻材料性質有很大的

不同，第一卷多摘錄自《尚書》、《詩經》、《周易》、《論語》；第二卷多摘

錄自《大學》、《樂記》、《孟子》等書；第三卷各篇皆摘錄自《孟子》一書。

唯有第四卷除了前兩章，皆引自周敦頤（濂溪，1017-1073）、程頤（伊川，1033-

1107）、范浚、朱熹等宋代理學家所著的文章。因此，在這一卷中的按語，則具

有說明作者、出處的功能，如第八章介紹程端蒙（正思，1143-1191）220、第九章

說明程洵（克庵，1134-1196）為何許人也221。從程敏政特別於此章添加按語以及

大量附註以觀，便能發現這一章的重點以「尊德性」、「道問學」為主要論題，

這個論題的探討是程敏政對朱子學理解的關鍵性課題。 

程敏政於第二卷中安置的按語是四卷之中數量最多的，且分布在此卷的第一

至第五章中，這五章所引述的文獻內容基本上是以「存誠」和「持敬」作為主軸。

又是以上述所歸納分析的五類按語而言，則是五類兼備，因此，若是從第一類「提

醒學者緊要處」而言，則以「甚精最宜體玩」222、「宜參觀」223等說。或者以「不

可不痛以為戒」224為警語，傳達程敏政欲在此書中對後學深切提點。又於按語之

中提及數位先儒的說法多有值得重視之處，如范浚的〈心箴〉、周敦頤「誠幾」

說、臧格論「誠」、黃榦的朱子學詮釋、楊、呂、朱、尹四人225論「慎獨」等，

由此可見他主要談論的重點還是以修養工夫為主，而非空談。繼之，下一段將以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一書中，援引先人之言論之附註文獻進行探討。 

2.特殊徵引人物 

                                                      
218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3。 
21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8。 
22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9。 
221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0。 
22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22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4。 
22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5。 
225 「楊呂朱尹」分別指得是楊時（字中立，號龜山，1053-1135）、呂祖謙（字伯恭，1137-1181，

世稱東萊先生）、朱熹、程頤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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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經附註》一書中，為程敏政所徵引的前人之言而論，時代最早者為戰

國末期的荀子（名況，前 316-前 237），最晚為元代倪士毅（道川，1303-1348）。

數量最多的為朱子 241 條，次為程子 92 條，再次是真德秀 31 條，足可見程敏政

取材之取向，還是以程朱為學問之正統，又承繼真德秀心學之學說。但除了此三

先儒之言論被程敏政大量引用外，亦從張栻摘錄 12 條、張載 11 條、黃榦 10 條，

謝良佐（上蔡，1050-1103）9 條等。又於按語處特別對於如張載、黃榦、范浚等

人的學說觀點特別提及，以表達程敏政對於一論題中覺得他們的說法具有獨特的

價值，當該警醒後人要多加留意。以下將列舉出程朱以外引註較多，於按語處常

有提及的儒者，以明白程敏政編著此書時較為側重引註的學者以及學說觀點。 

在《心經附註》按語中，程敏政特別指明人名並說明其學說當特別加以留意

者，大約有十餘條，也就是全部按語大約四分之一的比例，若不論程朱之說，則

按語中論及范浚、張載者數量最多，各有三條；又說「黃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

最宜體玩」226，是以下文將以此三位作為切入點，以求《心經附註》一書中，程

敏政所特別關注的要點。 

於《心經附註》中，共有三條按語特別論及范浚的言說，程敏政引范浚之附

註同為三條，其中兩段是為解釋其〈心箴〉所作。第一段附註於第二卷之中，以

解釋范浚論「誠」一段。范浚先是解釋「誠」即是不自欺，心念動則將形於色，

故又由此論及慎獨。程敏政以按語說明此段：「范氏莫知其師承，而朱子於其〈心

箴〉有取焉。其學誠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

獨〈心箴〉也。」227由此句以觀，可了解兩件事：其一，為范浚之〈心箴〉雖與

濂洛所言微有差異，但仍出自孟子，並非另立一說；其二則為朱子頗贊同范浚的

說法。由以上兩件事可見，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中編著的附註，還是以程朱為

中心，因此亦未脫於朱子學的範圍之中。又於第三卷引論學者存心、養心一段，

則說：「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亡，以心操捨言之』，皆有

合于程子之說。又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228可相

並觀，說明范浚與濂洛之說相近。 

另一位於按語中特別提及，並且程敏政多有引徵者為張載。張載之說法，於

《心經附註》所引錄者計有 11 條，且為其所徵引、評述者多是討論修養工夫論

的段落，例如：於第二卷中引述張載正心之始應是以己心為師，而有所戒懼。又

於第三卷引張載語：「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22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227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1。 
228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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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並下一按語說：「張子動靜交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230程敏政引張載

之說皆是其說修養工夫的段落，而又附加按語於張載之說者，皆是與張載說敬之

工夫有關，如正心、動靜不違者。程敏政於此處說學者可對於張載之言進行了解，

又或者可以說是對於張載說敬此工夫之說法頗有認同，此即是讀《心經附註》時，

應要注意的要處。 

又有按語「黃氏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231一句，見於第二卷，此句按

語是附於黃榦解釋朱子之說的後面： 

 

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為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

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

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肅者，和平。心不待操

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從遊之士誦習質疑，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然為己

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232 

 

黃榦於此段所說，即如程敏政按語的論述那般，看朱子心學著實精切。然讀

此段來看，則通篇皆是說明工夫論。「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即可從

道問學、尊德性的為學工夫以觀。又說心之存、發、用、守四種狀態，須是與此

四句相合，方能養深積厚。又須一心向學，學有所得、道有所聞，則喜，反之則

憂，此為立志，也是修養工夫論的一環。最後，更強調「辨別義利」、「毋自欺」、

「謹其獨」三者的重要性。朱子說：「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

所施耳。」是以於程敏政而言，黃榦對朱子「心學」的修養工夫論說得十分詳盡

精確。 

綜合以上程敏政在《心經附註》中對於他特別有所感觸並且希望讀者得以踐

道於其中的段落，便會加以按語。先是於各卷中按語的數量以及分布的概況得知：

在第二卷中以誠、敬為主要論題的篇章較為程敏政所關注，同樣的，在其他卷中

亦以誠、敬作為討論主題之篇章，也多程敏政擴編文獻附註於其後。若以按語中

所列舉值得後學深省的先儒言，略舉范浚、張載、黃榦三人進行討論，足見彼等

之說，可與朱學的工夫論互相闡發。 

                                                      
22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9。 
23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9。 
231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23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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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統計的結果，下文將會就《心經附註》所論心學修養工夫略分為「持敬」

與「尊德性與道問學」兩個面向進行深入探討。 

三、以圖式闡明心性之學 

此外，程敏政編《心經附註》引程復心〈心學圖〉、王柏〈人心道心圖〉、

趙師夏（遠庵，1125-1185）〈誠幾圖〉以及范浚〈舜跖圖〉，此四圖是根據先儒

對於心性之學的言論整理而成，有益於後繼學者對於各概念的結構關係有確實的

了解。在四幅圖前後，附有諸位繪者的解說，說明他們繪圖的觀點與理據，因此

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論述作為主要討論這四圖的依據，進而擴展至其他相關的論述

進行探討。本文將此四圖分為兩小節，第一小節以〈心學圖〉以及〈人心道心圖〉

合觀，第二小節則是將〈誠幾圖〉與〈舜跖圖〉互相闡發。前者是從「心」之探

討進而說明修養工夫；後者是以心念初發之善惡，使人知曉當存善避惡。 

（一）程復心〈心學圖〉與王柏〈人心道心圖〉 

       

圖一、程復心〈心學圖〉    圖二、王柏〈人心道心圖〉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篇首錄存程復心的〈心學圖〉作為該書之鋼要，並下

按語說明：「程氏此圖盡心學之妙，而所論亦足以發心學之要，故揭之編首，使

學者知所向往而為求端用功之地云。」233此即言明程敏政編書之用意以及該書之

要旨，大抵可與此圖相互參看。於此圖之後，復徵引程復心〈心學圖說〉234一文

以解釋此圖式之意涵。 

該圖上所見心有六種「狀態」，且此六者彼此的位置是以上層解釋下層的關

係。於〈心學圖說〉235中，「本心」、「良心」並無特意敘述，而「赤子之心」

與「大人心」則置於同一層，前者的解釋是「人心未汩之良心」後者則是「義理

                                                      
23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6。 
234 〈心學圖〉與〈圖說〉皆可見於韓儒李退溪所編《聖學十圖》中。 
235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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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足之本心」。又更下一層「人心」與「道心」的解釋，則分別是「覺於欲者」

和「覺於義理者」。由以上程復心對於這四種「心」的解釋，與〈心學圖〉相互

對照，「良心」、「赤子心」、「人心」在一側，而「本心」、「大人心」、「道

心」在另一側，各分置一邊又可相互對舉而論。相關的辯證關係之說明其以「人

心」、「道心」為多，程復心論此二者則說「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不

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此句是朱子語，表示是人心、道心皆是

並非是兩個心，而是以兩種概念說明同一心之活動狀態。 

而修養工夫則在心上做，因此又說「敬又一心之主宰」。在圖中相聯「心」

與「敬」又有「惟精（擇善）」、「惟一（固執）」兩個概念，程復心於〈圖說〉

中所說的「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故圖中「惟一」

以下則是「慎獨」與「戒懼」兩方面的工夫項目，「慎獨」以下的工夫，於程復

心的說法是「遏人欲」的工夫，而「戒懼」以下的工夫，則是「存天理」的工夫。

「遏人欲」是為去除人心欲望，由可見道於明德，「存天理」則可將達到「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賢高度。 

如上述所說，「人心」、「道心」的討論於程敏政之「心學」的探究十分重

要，自真德秀的《心經》，即引述《尚書．大禹謨》「十六字心傳」作為該書的

首章，程敏政則補充錄存王柏的〈人心道心圖〉於此章最後。此〈人心道心圖〉

同樣是為了解釋朱子於《中庸章句》所提及的「人心」、「道心」之概念： 

 

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236 

 

王柏引朱子所言兩種「心」之由來，並進一步解釋這句話不可輕忽「生」與「原」

二字，「生」字是指表示此「人心」乃「感物而動」，故「知其本無」；「原」

字則表示是「自外推入」，故「知其本有」237，「感物」、「自外」皆是說明接

於外而有所感，而後發於外而成「私」、「正」，因此王柏又說「私」、「正」

二字是「見于外者」238。既是見于外，又說「生」是「知其本無」，故人心與人

欲不能等同，需於此處做工夫而使人心不為外物所蔽，而流於人欲，由此可知人

心與人欲並非全然相等，如何使人心不輕易流為人欲，便是當做修養工夫處，程

敏政於此一章之附註中特別以較長的篇幅引真德秀之說，闡明人心未制馭、道心

未充廣，便會流於危微之境，故應在工夫上「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

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制，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

                                                      
236 《心經附注》，頁 118。 
237 同上。 
23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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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之變遷。」239換言之，便是在時時持敬的工夫上著手，隨念省察，方能使人

心不致流於人欲，更由道心主宰以達到聖人的境界。以下則更具體將從思慮萌動

之細微處，探討成就為大舜與盜蹠之兩途。 

（二）趙師夏〈誠幾圖〉與范浚〈舜蹠圖〉 

           

圖三、趙師夏〈誠幾圖〉      圖四、范浚〈舜蹠圖〉240 

上面趙師夏的〈誠幾圖〉與范浚的〈舜蹠圖〉都是對於正當萌發之細微意念

進行修養的探討。在〈誠幾圖〉之後，復有程敏政的按語： 

 

周子之所謂「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惡」，與朱子所

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益于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241 

 

於此段按語中可見程敏政認為周敦頤對於「誠」的體認與《大學》中的「誠」有

所不同，是以對於「誠」的解釋至少便有兩種，此兩種觀點可於趙師夏的〈誠幾

圖〉中大略觀得。又程敏政徵引趙師夏請教朱子對於「誠幾德」的一段探討文字，

探討周敦頤與胡宏（五峰，1102-1161）兩人對此議題的觀點。其中，以「誠」為

生發之本源，借樹做比喻，則為根，此兩人大抵相同。然於「幾」的解釋便有明

顯的分歧。趙師夏指出周敦頤之說或遭人認為類同於胡宏的「同體異用」之說，

同體便是「誠」，然其用卻有異，而為善、惡兩端。然而從〈誠幾圖〉中分列兩

圖便可看得明白，周子之意是說「誠」所直生之「幾」只有善幾，惡幾為旁出者，

                                                      
239 同上。 
240 案：本圖出自宋．范浚：《香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集部．七九冊（總第 1140 冊），卷 5，〈舜蹠圖〉，頁 10 下。蓋《心經附註》原刻

本（頁 181）不知是否因為刊印模糊或者其他因素，書中所錄〈舜蹠圖〉中諸文字之間未見指

引性的線條標示，但是《四庫全書》與《四部叢刊》所收存的《香溪集》中則有之，此指引性

線條有註說明諸概念的動態關聯，故本文特將其錄出。 
241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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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將「善」、「惡」二分為「主」、「賓」，將「天理」、「人欲」區分為「宗」、

「孽」。是表示自「誠」發而為天理，於已發而為善幾，這是直出，是正宗，為

「道心之發現」、「天理之流行」，需要經由修養而使此通路更加順暢。又或者

是自「幾」橫出而為惡幾，再流衍為人欲之惡，此是旁出，是庶孽，為「人心之

發現」、「私欲之流行」，所以，應當遏絕私欲、惡念，使復歸於善。242而胡宏

卻說善幾與惡幾二者「同體」，即於未發之前便同具此兩端，本於天命生成而來，

故朱子同意趙師夏的論點，對胡宏之說同表反對。 

於范浚〈舜蹠圖〉後，程敏政亦附有按語：「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

幾圖〉參觀。」243〈舜蹠圖〉錄存於《心經附註》第四卷第一章索引《孟子‧盡

心上》以舜、蹠說善、利一段之後。所謂「利」字，范浚之解釋便是「有利心者

皆利」，此說尚有不明白之處，程敏政引朱子之說，曰：「若纏有心，要人知，

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

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244是以，「利」並不一定外顯為行動，而是從心念初

萌時加以省察，若起心動念是為了其他的目的，便是為利。范浚又說：「夫善利

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因此

要於「幾（意念萌發）」處存天理，去人欲，使善端得以存養，此為「道義功利

關」，245過得此關，則於重天之顛，與舜同；過不得此關，則墜於九地之下，與

蹠同。 

上述四幅圖式，特別收錄於《心經附註》中，精要地整理出心性論相關的概

念，又與修養工夫論相聯結，總括而言，前二圖說明「人心、道心」與持敬之工

夫，後兩圖則整理了「誠幾德」與善惡利義之說，希望後學者能就一念初萌之際，

便不失守本心之體。 

以下，將以「持敬」工夫以及「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之討論，以對程敏政

的「心學」修養工夫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掌握。 

四、《心經附註》的心學修養論 

（一）持敬 

「敬」之工夫在宋明儒學之修養論中極為重要，於《心經附註》中亦然，該

書序言中，程敏政即舉程、朱語聲明當於此處多加用功，並表示他編著《心經附

註》一書時對「敬」之工夫本有偏重： 

                                                      
24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2。 
24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1。 
24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9。 
245 朱子語，見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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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亦曰：「程先生有功于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

要也。」蓋是經所訓不出敬之一言，故其語約而義精，其功簡而效博。246 

 

《心經附註》在前人的相關研究之中，基本上皆認為此一敬之工夫是偏向由「克

己」的角度切入，247甚至傾向「敬畏」一詞的意涵。248以下基於現有的研究成果

對於《心經附註》中「敬」之修養工夫進行深入的探討。 

1.莊敬自持、克己復禮、慎獨戒懼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中對於「敬」之修養工夫提出「莊敬自持」、「克己

復禮」、「慎獨戒懼」等方法。如引朱子回答李之純（端伯，？-1087）「無事時，

如何存養得熟」一語，曰：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

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

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249 

 

此處說明若是不自持莊敬，則生鄙詐怠慢之心，若是持得此莊敬之心，則能以義

理養心。究竟「莊敬」涵養工夫為何？程伊川說：「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

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250又引呂祖謙：「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

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251合兩段引文併觀，

則在外須是合於規矩，不敢懈怠；於內則須整齊嚴肅。且程敏政特別強調，此一

工夫須時時刻刻持守，故於此章有按語解《禮記》並《論語章句》曰：「《經》

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及孔子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24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3。 
247 孫淑芳：〈克己之學—《心經附註》的身心論述〉：「本論文基於此，嘗試從「克己」之學

切入，期能從其中諸多的身心混數，抉發《心經附註》一書的重要價值，並且由此探討韓國儒

學的修己觀」，收入於《第二屆西太平洋韓語教育與韓國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

國文化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2013 年），頁 238。 
248 何威萱：〈程朱心學的再發揮—論程敏政的《心經附註》〉：「至於偏好以「畏」為敬的解

釋，則體現了程敏政更傾向透過敬的工夫，使此心時時刻刻皆保持一種清明而警醒的狀態。」，

收入於《正學》第 5 輯（南昌：岳麓書社，2017 年 9 月），頁 169。 
24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8。 
25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9。 
251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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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沛必於是』者，聖學之基必謹於此，蓋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252尤可見程

敏政以時時刻刻保持莊敬自持為修養聖學之重要基礎工夫。 

克己復禮可以分開討論，先說「復禮」，《心經附註》徵引訓「禮」字為「理」

之例： 

 

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距

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

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能

及耳。253 

 

而「克己」則是「克去己私」之意254，又另有「勝己之私之謂克」255。又「克己

復禮」一詞也見於《心經附註》第一卷，更明白的說是為「無心」或「無私心」。

若是持敬之工夫，則能發而中節，自然合於禮，則無己可克。又禮是「自家本有」

的，仁是本存於萬事萬物的，若是克去己之私欲，則禮自然復返，仁自然歸於己，

不必特地去追求256。程敏政於此處又加一按語以反面申說，警醒學者多加留意： 

 

樂得其欲者，其意不過安放縱而賤名檢，然所謂罔念作狂，實基於此。257 

 

此句說明放縱己欲者，將罔念作狂而未能合於理，反之，則須遏制己欲，故程敏

政亦在同一章中告誡後學：「《樂記》於天理人欲推極言之，而朱子之訓尤為警

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以欲忘道。則程子所謂『人道廢，而入於禽獸』者，

可立致矣。」258在此引文，程敏政則再一次說明須以道制欲，以天理克制人欲，

否則將如程子所言：與禽獸無異，從此一按語即可清楚看到天理與人欲之辨，實

為人獸之別的大關鍵。知克己復禮，能使吾人於活動時，合乎禮義，至於如何使

內心於有思慮、意念萌發之時便是善端，則須是就「慎獨」工夫來用功。 

程敏政《心經附註》中對於「慎獨」與「戒懼」十分地重視，曾有按語云：

「慎獨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誠能體溫公之事為力行之師，味朱子之言為

                                                      
25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0。 
25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3。 
25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7。 
255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9。 
25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0。 
257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5。 
258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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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之地，則庶乎有以得之矣。」259此段按語所言程敏政以司馬光之「平生所為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為力行的指導原則；亦以朱子之「終日欽欽，如在行陣」

為實踐方法260，將能掌握此一工夫。錢穆先生分析「敬」字諸義，曾說明「敬略

如畏字相似」261，《心經附註》言「敬」，從對《詩經》兩段文字之引註進行討

論262，前一段說明，慎獨則毋不敬，即可對越上帝263；後一段則從「不愧屋漏」

處說起，強調獨處時亦應持敬畏之心，此工夫之困難超過群居之時。264 

更進一步來說，《附註》引真德秀之言：「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265

又說：「自昔諸儒之釋《中庸》，皆以戒懼謹獨云者，通為一事，至朱子乃析而

二之。」266因此，戒懼謹獨並不能只從心中「有一念萌動處」說，267而是要加以

細分，即謹獨應是指已發之時的工夫，而戒懼則用功於未發之時。朱子即又說明：

「戒慎恐懼不需說太重……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

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裡防於未然。」268既知慎獨

在喜怒哀樂已發之時，而戒懼於未發時，故已發、未發皆須用功，未發之時的工

夫是「涵養者，所已存天理也」，269已發時則是「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270  

2.心不容一物、主敬專一 

錢穆先生解釋「敬」字時，說明「敬是收斂其心不容一物。」以及「敬是隨

事專一。又曰主一之謂敬。」271程敏政於《心經附註》第二卷引朱子之語：「心

不可有一事」272。又有程敏政之按語：「然皆以心病為言，蓋恐學者持之太過。

必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而馴致于心廣體胖乃有得耳。」273表示當是心不繫於物，

事過而不留滯於心，即便是于思慮有得，然有心力耗損者，亦非正確的修養方法，

                                                      
25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6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61 錢穆：《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年），頁

433。 
262 此處分別是第一卷第二章對《詩經．大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和《詩經．閟宮》：

「無貳無虞，上帝臨汝。」以及第一卷第三章《詩經‧大雅》：「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

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三段進行討論。 
26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8。 
26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8-119。 
265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6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67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68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6。 
26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7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71 錢穆：《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12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年），頁 434、

440。 
27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3。 
27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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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強行揣度的體悟。而修養的方法、著力處在於「常惺惺」，即時時操存此心，

只要是心正，便可免於思慮紛亂，臨事自然發而中節。又引程朱之言說心有實虛，

「實」為心中無主，外誘不能侵；「虛」為心內有主，故欲不萌發。「實」、「虛」

二者，是一時的事，並存於心之涵養。 

「虛」為心有主，心有則不會思慮紛亂，是以須是立心，《心經附註》引程

子之說：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

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274 

 

此處即談到敬之第三義——「主敬專一」。《心經附註》於第一卷引伊川之說「主

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一之義」，敬以直內則心中只有一事，只有一事，則心便

不走作，自然不會千頭萬緒紛亂而起，常惺惺於此處，得以存得正心，進而臨事

則發而中節。「敬之本體工夫首在『主一無適』、『敬以直內』，程朱特別指示

如此操存之方，以為人能存養其心，則天理明」275敬之本體即是使心專一無走作，

操則存，捨則亡，時時檢查，則能涵養此心。276 

3.動靜不違、敬義夾持 

以上兩小節對於程敏政《心經附註》中，持「敬」工夫於外在儀節、內在心

上之修養兩方面進行討論。接下來，將依據該書中之附註、按語，從動靜之中、

敬義之間繼續分析。 

朱子自四十歲領悟出中和新說後，提出「靜涵動察，敬貫動靜」的修養工夫

論，關於此一課題，於《心經附註》中第三卷討論最多。程敏政先是從程子以下

諸儒關於「主靜」說之討論談起。前儒涵養自身之方法常以靜坐為善，277而靜坐

之工夫是為了「收拾此心」，是初學者當從事的工夫，守持得靜便可看得天下事

精明。278然而無論是「動」或是「靜」皆須以持「敬」工夫貫通之，程敏政於按

語又言：「聖賢論心，固以出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寂

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於靜者，正毫釐千里之辨。」279意即無論於

動時、或是靜時，皆不可須臾與持敬工夫相離。於靜時以敬涵養，於動時持敬省

                                                      
27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6。 
275 孫淑芳：〈存心之學—《心經附註》的聖學理論〉，《國文學報》第 54 期（臺北： 2013 年

12 月），頁 16。 
27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37。 
277 程敏政：《心經附註》：「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好學」，頁 165。 
278 同上。 
27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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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故《心經附註》引朱子〈答張敬夫書〉：「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

不容間斷之意」280，而後又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

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281雖動靜皆須以敬貫通涵養，然於靜時之涵

養又常被視為本，而先於動之時的省察工夫，蓋須先是於靜中有所涵養，方可遇

事展現，並且於動時，亦有助於省察工夫的落實，故程敏政以按語特別標明程子

所言為「此言學者於動時宜無所不用其敬也。」282於此，程敏政更進一步探討，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的涵養是為「主靜」，283而主靜與敬便有高度的關聯性，所

以，最後徵引真德秀之說以言「合敬靜為一」。284 

上述多就內心之存養言《心經附註》也分就內外兩面，以「敬」、「義」二

字對舉，亦即「敬義夾持」之說，相關的討論從《易經．文言》解說坤卦之義開

始：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則不疑其所行也。285 

 

程敏政於此處有按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誠學者希聖之樞要。然敬以直內，

其本也。」286，可見其重視之程度。基本上說來，「敬」與「義」二者對舉，前

者是施於內之涵養，後者則是見於外之展現，真德秀《心經》小註已引程子之言

說對於「義」有過解釋：「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而非在外也。」

287「義」是本於敬而出，288然而不能僅於敬上做工夫，敬義夾持是內外交相養，

真德秀說明敬義二者，「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份」，

289此說極為明白，心持敬則得正心，不使心走作；臨事則發而中節，是為義。又

引朱子之說，不走作、失，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290故敬義夾持

極為重要。又因二者時常為先人對舉而論，程敏政又有按語：「敬義之說，先儒

                                                      
28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0。 
281 同上。 
28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9。 
283 程敏政：《心經附註》，引南軒張氏「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與「一二年來，

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怎生求？只平日涵

養。便是此意。當深體之。」，頁 171。 
28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1。 
285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0。 
28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2。 
287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0。 
288 程敏政：《心經附註》：「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師之於事，則

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由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頁 120。 
28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1。 
29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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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對舉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氏、朱子之說，又有賓主輕重之辨。學者詳之。」

291此處從程子答「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是否合宜一段，程子回答：「有諸

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292此句即可明白，敬為主而義為

賓，然敬義不相離，又引朱子之說：「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

便有義。」293雖有主賓之差，卻因其相承關係而不相離。 

4.閑邪存誠、先立乎其大者 

《心經附註》中談存誠之學的篇目不若持敬工夫多，然亦不可忽略，方能完

整掌握程敏政全面的「心學」修養工夫論。以下將以「閑邪存誠」進行討論。誠

本是寂然不動，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294而合於天道，於

此句則是「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295既只是已發之端緒，便是極至

幽微處，或為思慮方萌動之際時，於此時存養誠體。然既萌動則有善惡發於幾微

之處，則「毋自欺」，當為基本修養之道。此處與程敏政於第三卷首章添其按語

可互相參照： 

 

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亡，以操捨言之，皆有合於程子之說。

又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296 

 

案「閑邪存誠」本出自《易傳‧文言》對〈乾〉卦九二爻的詮解，文曰：「乾

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宋明儒者對此多有討論。

而自《心經》以至《附註》，無論是真德秀抑或是程敏政，實皆以程子之說為基

底，如真氏在《心經》第一卷第四章，便引程子註說明「閑邪」是為非禮勿視、

聽、言、動。而程敏政復詳引程子之說，論「閑邪、存誠」為一事，復言「敬是

閑邪之道」。如此可知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為整肅容貌思慮，與莊敬自持、

主一無適之工夫相同，是持敬而使邪不得入，邪不入則惡將去，「去惡即是善」

297。又引吳澄之說： 

 

                                                      
291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5。 
29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25。 
293 同上。 
294 程敏政：《心經附註》：「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不動

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朱子曰：

此說甚善。」程敏政按語：「此謂『誠體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意。」，頁 183-184。 
295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2。 
296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62。 
297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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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

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298 

 

此句將「閑邪」與「存誠」之關聯性說明的十分清楚。「閑邪」為非禮勿視、

聽、言、動，則內心不受外物牽引，故心正而不雜，如此臨事而發則將不妄作，

亦不自欺，因此表現為行事將中節而合乎天理，達到表裏如一之真誠無妄的修養

境界。 

《心經附註》於第三卷引荀子：「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

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以及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299此兩句說明聖人的修

養工夫在於「先立乎其大者」，故閑邪存誠的工夫與荀子所言略同，「閑邪」是

為「正其天官」，使耳目口鼻、視聽言動合於禮；「存誠」則如「清其天君」，

誠由思上發，萌生之始即察其善幾、惡幾，克制為利之念，進而使視聽言動不悖

於天道，如此一來，即便是盜蹠之徒也能成聖。300而在第二卷的首篇的討論中，

則徵引范浚以自欺為懼，「必以慎獨名座右」301的一段文字，與論趙師夏之〈誠

幾圖〉後所附的按語中引朱子「謹獨而審其幾」302說合觀，可見程敏政在「存誠」

此一工夫的討論上，亦不時論及在已發處應以「慎獨」待之，方能從誠體的幾微

處摒除惡念。 

綜合以上，「閑邪存誠」、「誠幾」之修養工夫與成聖之學著實密不可分，

而《心經附註》論「存誠」雖比「持敬」要來的少，卻不可忽視，也有其在修養

工夫上的關聯性。 

（二）尊德性、道問學並重互補 

明代理學的發展是延續並圍繞著宋代理學所論，然自南宋末年以來，有分別

以朱熹以及陸九淵為首的理學和心學兩大學派的論說，又朱陸二人於鵝湖之會之

後，兩方學者爭論不休，「朱子謂象山為禪學、為告子，象山謂朱子支離、不見

道，二家對峙不相容之勢甚為明顯。」303朱、陸之爭於南宋末年便已出現，至宋

元之際，「整體而言，當時學術界的大趨勢是『大破門戶，在朱、陸之間取長避

                                                      
298 同上。 
29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75。 
300 程敏政：《心經附註》引蘭溪范氏：「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雖舜

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頁 181。 
301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1。 
30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42。 
303 古清美：〈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收錄於《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

社，1990 年 5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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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304，進而發展出合會朱陸的聲浪305，如吳澄便在為學方式上試圖合會朱陸，

亦即在「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工夫論項目上，認為朱子後學陷溺於辭章考索

之中，反倒忽略了義理之實踐，因此意圖以陸象山側重「尊德性」的學說矯正此

一弊病。306 

程敏政在編《心經附註》中，直接對於「尊德性」以即「道問學」討論的章

節僅有第四卷的〈尊德性齋銘〉一章，在其他章節也僅零碎的見到對於此論題的

探討。然而，這並不能代表為學之道的論題於此書並不重要，在《心經附註》中

往往可見程敏政引先儒對於時人專注在道問學工夫卻導致陷溺於辭章之中，而難

達到通曉其中之天理以涵養自身的成效，例如於第四卷有引朱子五十六歲時307所

寫之〈與呂子約書〉：「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

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

亦何益於吾事邪！」308此段痛斥時人耽溺於文章中，對於修身之學不能有所助益。

雖說程敏政於按語處有「朱子平日教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

309一句，然而如此言論於《心經附註》中屢見不鮮，代表了程敏政以尊德性為重，

為朱子最終學問之趨向，更為其著此書之所偏重，故以下討論該書中的附註及按

語，希望能細究程敏政如何看待「尊德性」與「道問學」這兩個為學之道，更進

一步探討關於博文與約禮之辨。 

1.朱子中年重「道問學」工夫 

真德秀編《心經》一書編入朱子〈尊德性齋銘〉一篇，但此篇後，真德秀並

沒有加上任何先儒之言以作為註解，而程敏政特為之附註以及按語，尤其對於朱

子中歲以及晚歲之學思與修習之功的偏重有所解釋。關於朱子中年以道問學為重，

程敏政以按語如此解釋： 

 

                                                      
304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頁

21。 
305 錢穆：《朱子新學案（三）》引袁桷《清容集》，並說：「淳祐中，鄱陽湯氏中合朱陸之說。……

此為會同朱陸之最先見者。時宋室尚未亡，蓋猶遠在趙汸前。」（臺北：三民書局，1971 年），

頁 430-431。 
306 周月琴：《〈心經附註〉對退溪心學形成之影響研究》：「可見，所謂吳澄和會朱陸之說，

主要是指在為學方式的意義上，他主張以陸子的尊德性來矯正朱子後學在道問學的意義上流

於辭章之習的弊病。」（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 年），頁 89-90。 
307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証》，此書中此篇書信之名稱為〈答呂子約〉二十六，為朱子五十

六歲（宋孝宗淳熙十二年 乙巳，1185）時所作，可略見朱子中晚年轉而強調尊德性亦為要的

主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230。 
308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9。 
30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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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中歲，恐學者交修之功不逮，而或至於不振，且擇善之未精，而或流

於異學之空虛也，故於道問學為重。310 

 

以上程敏政所說，解釋了朱子中歲特意提出為學應以「道問學」為重，更說明了

若不從事「道問學」之工夫，將使學問空虛而未能真正的體認並修養。而「道問

學」工夫如何能成，便是此小節欲探討的重點。道問學是在讀書上說，為了遍求

聖人之意，朱子教人所強調，並且發展出了一套讀書的獨立領域。311然「道問學」

之工夫並不僅只是專於紙上用力，應還是以其中義理為重，否則便不能以道問學

相稱，亦非朱子所以提倡讀書的原因，312因此，《心經附註》引楊時（龜山，1053-

1135）：「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由是觀之，

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313 

《大學》言「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前，《心經附註》第四卷〈尊德性齋

銘〉一段中有引朱子答「致知涵養先後」的問題，此處朱子又引程伊川「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而說「先致知，後涵養」的道理。所謂「致知」，又可引朱子〈答

趙民表書〉一段作說明： 

 

古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

讀書講明義理、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

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314 

 

此段說明「格物」的方法即是「讀書講明義理」，書中之理、聖人之言皆是須仔

細思量的，若是能夠從中有所領會，則於外行為不會沒有根據，而淪為狂悖，於

內則不怕其心之官不能不充分挺立。 

《心經附註》說明讀書須是先博後約： 

 

                                                      
31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1。 
311 鍾彩鈞：〈朱子學派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研究〉，《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研院

文哲所，1993 年），頁 1282。 
312 同上，該論文引《朱子語類》（卷 11）說明「讀書為了理會道理，是道學。」反之則是俗學。

又說「這是分判一切道學家與非道學家讀書的標準，朱子、象山、陽明於此皆無異辭。」 
31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84。 
314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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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汪太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

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

「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315 

 

此段說明博約先後順序於《心經附註》中，應是以其方法本身的意涵而發展，而

非學者個人的因素進行。是以，「博學」是為了窮理，雖有是學問駁雜之疑慮，

然其後再以「約禮」進行，如著書立說，經過由博反約的過程，是以將雜說去除，

方可達聖人之微意而不缺漏。但若是僅專注在約禮的工夫上，缺了道問學的博文

工夫，則將使學說淪為「杜撰捏合」或「只是一場大脫空」316，此是不重道問學

之弊。然道問學是為明白其中義理，若是不落實在心性修養，則仍是於外事上窮

忙。 

2.晚年轉向重「尊德性」 

與上一小節同，程敏政以按語說道問學之偏重，其論與《道一編》所言之立

場相同，是主張朱陸「始異終同」，終將歸於以「尊德性」為重，可互相參照： 

 

朱子晚歲，以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

又於「尊德性」為重。既為程允夫作銘，且屢有懲於從遊者，蓋定論也，

故《心經》以是終焉。後之學者誠力於斯，而知所歸宿，則德可修，道可

凝，而作聖之功可幾矣。317 

 

此段按語是說明朱子晚年見其門下弟子皆專注於文章辭藻之間，於義理之涵養有

所忽略，因此轉而說應是以「尊德性」為重。又《心經》特意以此篇〈尊德性齋

銘〉來說此事，是以程敏政論斷真德秀亦認同朱子晚年以「尊德性」為重。 

誠如上一節所言，朱子中歲曾引程子之言說「先致知，後涵養」，然論晚歲

一段，程敏政又引朱子，解釋平日讀書卻不得：「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

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318「先

求之於身，後求之於書」此句與「先致知，後涵養」順序相反。而上一節說《大

學》中說「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前，從讀書學得天道，學得聖人之言，才不

會虛妄，而所論只是一場大脫空。但於朱子晚年所論一段，《心經附註》則引〈答

                                                      
315 《心經附注》，頁 191。 
316 《心經附注》，頁 192。 
317 同上。 
318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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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擇之書〉319，說明古人涵養一段工夫於小學時需做，於大學時工夫應自格物致

知處著力。 

先是尊德性而後道問學，終將又歸於尊德性之說者，有〈玉山講義篇〉，該

文中有一段：「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

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

不盡其力。」320此段說明尊德性之必要，雖道問學仍不可偏廢，但還是應以尊德

性為主，方能得其大者，如此則與「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可互相闡發。

上段所說是向內、向上的工夫，而向外、向下更是需做尊德性的工夫，是以，博

學於文後，仍要約之以禮以內化、實踐。《心經附註》中，程敏政廣引諸如朱子

「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又只守定冊子

上言語，卻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321

依此句所言，是反省後怕學者專注於紙上文字，是以提醒學者應是要將文字內的

道理反歸己身，將此中義理合於尊德性的工夫，並於外力行以實踐。如此，以道

問學輔助，將尊德性上下貫通，方能使人無向外浮泛之弊，向內則不成一場空談

虛說，此正是《心經附註》中引述陳北溪「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

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322之意。 

3.《心經附注》中說朱子後學言尊德性、道問學之偏重取向 

《心經附註》於明代初年成書，與朱子卒年相差將近三百年，是時學術風氣

仍多是尊崇朱子，然而對於尊德性與道文學二者偏向來看，或因時代的潮流，或

歸於歷史的因素，於學者來說，自我選擇的方向則不盡然相同。程敏政作按語略

說此狀況： 

 

朱子晚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直卿書其言

如此。此朱子沒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亭之學固不俟一再傳，而未免失

真者矣。臨川吳氏於北溪有不能滿焉，殆此類也夫！323 

                                                      
319 程敏政：《心經附註》引朱子〈答林澤之書〉一段：「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

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

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視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逕自是徹上撤

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頁 194。 
32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卷 74〈玉山講義篇〉，頁 3592。 
321 程敏政：《心經附住》，頁 192-193。 
322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5。 
323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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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心經附註》來說，於〈尊德性齋銘〉附註的最後一個部分，則明確的融入

前兩節所說的「尊德性」與「道問學」兩者相須是並重，以尊德性為大者，以敬

持守誠心以合乎天道，又以道問學盡通精微的義理，明白古聖先賢的微意，並將

此中感悟又反覆歸於心之修養上，是以，「尊德性」與「道問學」二者相輔相成，

以尊德性為主，道問學為輔，而不可廢其中一者。 

《心經附註》於此部分引文詮釋引朱子後學之言論，分別有黃榦、李方子（果

齋，？-？）、黃震（東發，1213-1281）、吳澄四位，多是以古聖先賢以至周程

朱子等與其後人發展出有所偏失的修養工夫作為對比，並指出偏失之處。因此，

從此部分，可見朱子後學對於道統的認可以及對於時人的批判。如黃榦〈答李敬

子書〉一段，解釋後世學子博約二者偏於博的工夫，是因為「博文易而約禮難」

324，又有黃震說： 

 

古者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悌為先，文則行有餘而後學之。所謂

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二程先生推明周子之

說以達於孔孟，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

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

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

語》多主孝弟忠信。325 

 

此段描述地十分清楚。古人、周敦頤、二程與朱子皆是以躬行為本，是重在尊德

性，又特別說朱子論《論語》時，即便是道問學的工夫，亦須從中說義理，是以

能夠由博反約，以道問學之所得涵養己身。又於此段引文見為學以及修養工夫論

自古至朱子的變化，又可與另一段參看：「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

326若以尊德性與道問學整理歸結此兩段引文，則可見古人、周程以及朱子皆是以

尊德性為重，輔以道問學，然其間有漢唐學者以道問學為重，而有失於尊德性，

又有程門後人潛移至禪學，尊德性一段暫且不說，道問學自然不能求，由黃震此

段的觀點，則能知其主張學聖之道應是「尊德性」與「道問學」並存，不能偏廢

一邊。 

又於底下，詳引黃榦、黃震、李方子、吳澄等人反省朱門後學之弊，例如引

吳澄所言： 

                                                      
324 同上。 
325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6。 
32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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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

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327 

 

又引李方子曰： 

 

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使頗只是本體，使深思而自

得之。328 

 

此兩段引文的意思大抵是同樣，朱門末學的流弊為陷溺繳繞於文字中，即是朱子

中歲所提倡道問學為重所致，而門生不得其意，遂淪為俗學或醉心訓詁，與朱子

原意不符，又何能從朱子之說而得成聖之道。因此，朱子於晚歲又提出尊德性為

重之說，希望能矯正此一風氣，然成效不彰。而此處所引四子，則指出「須是如

《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

正耳。」329又或「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

330需是持敬存誠以明本心天道，並強力以實踐，尊德性方可成，而道問學則從旁

輔之，使修養有所本而不陷於異學。由此，程敏政於最後又加一按語將「尊德性」

與「道問學」加以探入探討，《心經附註》一書持敬以及存誠兩大要旨相互闡發

作為總結： 

 

學者於此痛心刻骨，以朱子為師，以敬為入道之要，求放心、尊德性，而

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守，俾空虛者，反就乎平實。卑近者

上達于高明，則聖門全體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摭，亦不為空言矣。

有志之士願相與勉之。331 

五、結語 

程敏政以宋代理學大家周敦頤、張載、二程、朱子以及朱門後學諸如真德秀、

黃榦等人之言附註於真德秀《心經》之後，擴編為《心經附註》一書，此書雖不

                                                      
327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7。 
328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6。 
329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5。 
330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7。 
331 程敏政：《心經附註》，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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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原地區學術界所重視，然而也不能否認該書在整理明初以前朱子學派有關修

養工夫的討論極為詳盡且全面。 

雖然此書的基本架構為真德秀所建立的，程敏政個人的學術觀點僅能從補充

附註文獻之間穿插的個人按語、其所特別援引的附圖，以及附註文字中察覺。因

此，本研究根據程敏政於各卷之中添加按語的數量，以及其中特別表明某一言論

應加以重視警省者來看，依然可以發現程敏政對於朱子的學問思想有其獨特的側

重點，即對於「敬」、「誠」二者，以及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孰輕孰重特加留意。

因此，本文專就這些部分詳加探討。 

關於「敬」，於《心經附註》中是頗為重要的一條主軸。從敬畏之意涵而言，

有「莊敬自持」、「克己復禮」、「慎獨戒懼」等工夫，見於此書之中，他強調

時時刻刻保持敬畏之警醒工夫，方可存養此心，進而發而中節。又於心中需有主

宰，使外邪不能侵入，使心不走作，故強調「心不容一物」、「主敬專一」。又

說明敬時涵養，動時省察之工夫，不能臨事而做，於內須以敬畏涵養，於外則須

合於義，雖是敬義兼備，然則敬為主，義為賓，隱然以敬為上。程敏政亦從誠之

幾微處說，須是涵養已發之端的幾微之處，以四勿之工夫，視聽言動皆合於禮，

方能使邪不入於心，從而涵養未發之善端，既發便能中節，進而邁向成聖之學。 

最後一個部分於《心經附註》中篇幅不多，卻十分重要，此即「尊德性和道

問學」的討論。程敏政於此書持朱子中歲提倡道問學而晚歲轉向尊德性的論點，

回應自南宋以來關於朱陸異同的論辯，與其編寫《心經附註》稍早以朱陸「早異

晚同」為考證主軸之《道一編》觀點無有不同。無論是尊德性，抑或是道問學，

若偏重於任一方，則將陷溺於一隅，於是程敏政主張道問學與尊德性是分不開的，

但當以尊德性為主，道問學為輔，且是二者兼修，不能偏失於任一邊，此處亦可

此處亦可與其著作中所言相互參照：「德性者，人之基宇乎？基宇完矣，器用弗

備，則雖日租於人而不能給，且非給之有也；問學者，人之器用乎？蓋尊德性者，

居敬之事；道問學者，窮理之功，交養而互發，廢一不可也。」332可見於尊德性、

道問學的論題上，程敏政秉持其一貫的立場，認為程朱之學說，實於「尊德性」

與「道問學」二者皆不偏廢，以警醒當時僅於道問學功夫處大段著力，卻廢尊德

性工夫，而流於義理考據之學，以致不得程朱原意的學者。333 

程敏政於《心經附註》中所構築的修養工夫論集結自先秦至元代儒者的智慧

結晶，經過程敏政的整理，重新使後世學者將修養工夫以及心性之學相互連結。

                                                      
332 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正德二年徽州知府何歆刊本，卷 29，〈送汪承之序〉，頁 16。 
333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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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於時人而言，程敏政部分囿限於朱陸論爭之觀點頗不可取334，然而於《心經

附註》中所言之「朱子式」之「心學」修養工夫論亦有益於學者加以深省並學習

效法。因此，《心經附註》一書雖然無法在明代中期以後，為中原地區的主流思

潮所接受，然而，若是就考察南宋以降「朱子式」的心學之學術思想的流衍，則

有其重要的價值，相當值得我們加以了解與領略。  

                                                      
334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討

論朱陸異同問題時，這種現象非程敏政所獨有。《道一編》完成後，其親朋好友對此書並非

一面倒地讚揚，反對、質疑之聲亦不時浮現，其中汪舜民（1453-1507）為反對最力者之一……

可見「考證」類著作在某些明代學者眼中，首先想到的不是年代問題，而是其結果是否能真

實呈現天下真理。」而此後，何威萱先生亦說明，王陽明以座師程敏政持「朱陸早異晚同」

觀點而飽受攻扞地前車之鑑，刻意在《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迴避朱陸異同的問題之因，頁 229-

230、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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